
书书书

　图书在版编目 （ＣＩＰ）数据

　沧海苍天：北洋水师覆没记／王明皓著－北京：作家出
版社，１９９８３
　ＩＳＢＮ７－５０６３－１３９０－１

　Ⅰ沧…　Ⅱ王…　Ⅲ长篇小说：历史小说－中国－
当代　ⅣＩ２４７５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 （９８）第００６４６号

沧海苍天———北洋水师覆没记

作者：王明皓
责任编辑：林金荣
装帧设计：董学军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６５００５５８８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１０号　　　　邮码：１０００２６
电话传真：８６－１０－６５９３０７５６ （出版发行部）

８６－１０－６５００４０７９ （总编室）

Ｅ－ｍａｉｌ：ｗｒｔｓｐｕｂ＠ｐｕｂｌｉｃ．ｂｔａ．ｎｅｔ．ｃｎ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

开本：８５０×１１６８　１／３２
字数：３８０千
印张：１５ 插页：２
印数：００１～
版次：１９９８年４月北京第１版第１次印刷

ＩＳＢＮ ７－５０６３－１３９０－１／Ｉ·１３７８
定价：２０００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 一 章

一

舰队在黑乌乌一片的海上航行着，云很高，却遮蔽了一天的
星星和月亮，猛一看真不知它向何处行驶，只有前方定远舰上那
时时闪烁着的灯光信号，才能让人感觉出那座小城堡般的铁甲巨
舰在海上移动的身影，才似听见了风声、涛声和这海宴轮上机器
的律动声。李鸿章站在船头，把向前翘望的眼光收回来，他看见
舰首像一只巨大的铁犁，正在这一片汪洋上极力地耕耘，于是便
体验到这脚下早已热闹得扎实了，海涛掀翻开来，腾高了，向犁
头砸去，哗哗响着撞得粉碎又纷纷洒落，些许海水飞溅到他的长
袍前襟上，一阵海风迎面掠过，他感到有些凉了。
这是光绪二十年 （１８９４）五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循例每三年

一次的海军大阅已进行了一半，北洋水师的舰队晚九点整从旅大
起航，向着威海的方向疾驶。李鸿章已吩咐过，叫人勿来打扰，
他要在舰首好好地站一会儿。而每次立于舰首，听着机器轰隆隆
的律动，看着舰首劈开海涛前行，他的心就总是跟着一阵阵地躁
动不已。夏者，中国之人也；何谓中国，天下之中心也；它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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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都是些蛮荒而未开化的地方， “北狄”、 “东夷”、 “南蛮”、
“西戎”。一个四四方方的天下。这些都是中国人数千年来的认识
了。而自本朝嘉庆道光年间以来，六七十年工夫，西洋的舰船逐
次东来，一向是屏蔽中国东南的万里海疆，天险就因了这鼓轮驰
如奔马、疾若飘风的西洋舰船，反倒变成了通途。而西洋枪炮机
器之精坚神妙，火轮车盘龙行地般的快速，电报电线瞬息万里的
迅捷，都叫人切肤地感到世界原不是中国人想象的那个样子，西
洋人再也不是 “北狄”“东夷”“南蛮”“西戎”可以同日而语的
了。对于原先概念中的四夷，中国人一可以用武力征伐，二可以
同化，而随着西洋舰船泊过来的，却是另一种咄咄逼人的文明，
可征伐乎？可同化乎？这真是中国人三千年来未遇过的一大变

局！

一个侧浪打来，海宴轮猛烈地颠簸了一下，李鸿章伸手紧紧
抓住了船舷上的栏杆。变则通，变则存，自灭了粤捻之祸以后，
凡三十年，修铁路，建工厂，开矿山，他李鸿章是竭尽全力了，
眼前的这支北洋水师，大小二十余艘舰船，也已自成一队。李鸿
章放目四顾，汪洋大海中一片黑蒙蒙的，他忽地觉得有些迷糊，
这是朝何处去？何处又是彼岸？一种莫名的孤独朝他袭来，他蓦
然间感到有些冷了。

“来人。”李鸿章将手背在身后，一动不动地只是略略侧了下
头，“着致远、济远两快船上来，在海宴左右行进。”
一会儿，致济两艘驱逐舰悄没声息地出现在海宴轮的左右

时，李鸿章才一步一步走进海宴轮的船舱。
船舱中的电光灯光华四射，照得此处一应的西洋物器十分耀

眼，舱中央是一张长桌，四周十几把高背木椅精雕细刻，都是西
洋样式；舱的顶头，大红镶花的地毯上，一张高脚双人沙发，依
旧放在那里。李鸿章走过去，兀自坐了下来，神情木然地望着前
面，他忽地猛一拍沙发，两边的舱门口一下拥进了十几个亲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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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临大敌，提枪持刀四顾而视，最后都把目光集中到了他身上，
都略略有点吃惊。李鸿章坐在那里，略略抬了抬手，“熄灯，熄
灯。”灯一盏一盏熄灭了，亲兵们一个一个无声无息地退下了，
这沙发上只独独地坐着他一个人。
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也是这春末夏初季节，也是在这刚刚离

开的旅顺口，他陪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奕巡阅北洋海军
以及陆上各军港要塞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那日他陪醇亲王登
上旅大黄金山炮台，面南看 “定远”“镇远”“济远”“超勇”等
七舰合操演习，令旗挥舞过后，各舰或分或聚，或纵或横，极有
张致，舰炮打靶轰轰隆隆，最后定、镇二舰施放十二生大炮，炮
弹射出，石破天惊，远处的靶船立即被炸得粉碎，块块碎片飞上
了半天，慑人心魄。而那一列军舰，却已掩在发炮时散出的一片
淡烟之中了。接着五艘鱼雷艇从湾那边转出，先是一串小黑点而
已，很快变大了，来到了黄金山的浅水处，一声号令，鱼雷射
出，唯见海中白纹一线，箭般的钻行，中靶，一艘艇顷刻轰成齑
粉。后来醇王兴发，又亲令各炮台打靶，环山各炮台用二十四生
及十二生克虏伯后门钢炮连环发射，炮声震彻寰宇，此伏彼起，
烟焰成云，弥漫天际。那天他趁兴请醇王亲自引发水雷，醇王先
似有难色，后来还是一按开关，电线入火，电火入雷，八具水雷
同时爆发，地动山摇，海中的水柱直立涌起，高百余丈，他与醇
王同时拍掌大笑了……那是海军的第一次大阅，他就是与醇王奕

同乘这艘专为巡阅而置的海宴轮上的。那次巡阅时，非必要，
李鸿章总是避免露面，是为了制造一种这一切都是在醇王亲自谋
划妥筹下才产生的效果。这张沙发李鸿章也从不擅坐，总是醇王
见到他，硬拉他坐在身边，共同接见海陆文武各官员，他才坐上
去的，心里总是非常感动。
而现在，已是第三次大阅了，这张沙发的另一边，已是空的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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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阅的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新春，醇王就死了。死前
李鸿章赴京看过他。醇王府，这个光绪皇帝本生父的府邸，他一
脚跨进去，就见檐下石阶上晒满了煤饼，便心中一声感叹，这真
是个勤俭的亲王，是个时时想让大清江山重新崛起的亲王哟，但
同时又是个可怜巴巴、活得极艰难、极其战战兢兢的亲王。入见
亲王时，李鸿章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仅几个月的工夫，醇亲王
已形容枯槁，病入膏肓了，探视时说些闲话，醇亲王微闭眼皮，
并不作声，一旦要告辞，他又紧紧拉住李鸿章的手用死劲握着睁
开眼来，切切地说：“北洋水师，京畿锁匙，国家命脉所系，往
后我不能助公之力了。”李鸿章问：“醇王一病，何以至此？”醇
王闻言立时泪如泉涌，说：“蒙太后顾念，每日请御医诊视数次，
凡用医药，都是出自内廷，我没有延医之权呀！”李鸿章默默相
对，竟说不出一句话来。醇亲王奕一死，李鸿章在朝内就行只
影单了，自己虽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总理海军衙门行走，但
毕竟是个汉人，是个外臣，要想有作为而施展自己的夙志，要想
应对这三千年来前所未有的一大变局，就必须在内廷中有所依
附，否则就会事事掣肘，行未至而谤言生，一事无成。道光皇帝
三子早亡，四子奕讠宁，是咸丰皇帝，六子奕讠斤，七子奕。咸丰
帝死后，奕讠斤、奕相继出任事实上的辅佐国政的摄政王，李鸿
章与他们都建立了非常好的互为依托的关系。但若把两王比起
来，这死了的醇亲王又比恭亲王差得远了，他与恭亲王，凡事往
往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开煤矿，建工厂，修铁路，他李鸿章身体
力行于外而恭王奔走呼应于内，自平了粤捻之祸以后，短短二十
年，已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醇亲王与他的哥哥比起来，就显
得志大材疏，但毕竟还是一个谦恭的明白人，在醇王柄国的六年
中，总算把北洋水师创建得自成一军。而现在的庆亲王奕劻，则
是皇族的远支，对朝政的影响力，自然要远逊于恭醇两亲王，这
倒也罢了，最要命的是这庆亲王还占着茅坑不拉屎，无事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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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有事不问事，对上唯一的好处就是听话，善在皇帝与太后之
间走钢丝。此人还是个贪财好货之徒，直听人说，在京城若有事
面求，见一面，就得花老大一笔银子。三十年间三个亲王，奕
讠斤，奕，奕劻，那三张脸就在李鸿章的眼前转了起来，便叫李
鸿章感慨万千了。这次大阅，奕劻不露面，这张沙发上也只好空
空地坐着他一个李鸿章了。尽皆小事小事，但户部已在三年前奏
准朝廷，停了北洋海军添置新舰的款子，而从北洋水师成军那年
算起，北洋海军已有七八年未能新增一舰，新添一炮了！我为海
军帮办大臣，他是堂堂的海军大臣呀！
舱门处的电光灯亮了，一个幕僚立在那里： “禀中堂，电

报。”说罢一撩长袍的后摆跨进舱来，疾步走到李鸿章面前，李
鸿章将电报接过展开一看：“袁道电，全罗道匪党 （朝鲜１８９４年
起义反韩王之东学党）颇猖獗，韩兵练溃败，又添江华枪炮队四
百余往剿。”李鸿章望着幕僚说：“不对呀，前些日我只准袁世凯
将驻仁川的 ‘平远’兵船分载韩兵赴格浦海口登岸，聊助声势而
已，”李鸿章用手掸掸电报纸，“他这往剿是什么意思？”
幕僚又指指电报，李鸿章一看，还有第二张，上云：“译署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倭以 ‘平远’船有华兵四十名，亦欲
派兵前往……”李鸿章立即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捧着电报就近舱
壁上的灯，又看一遍，便把目光凝在电报上不动，牙关便也就咬
紧了起来。

二

北洋水师的舰队是在晨六时从南口驶进威海湾的。是时，旭
日初升，云蒸霞蔚，碧波展展；随着舰上的汽笛长鸣，刘公岛、
日岛、南北帮炮台上的克虏伯巨炮便轰隆隆闷雷般的鸣响了。在
三通礼炮的余音中，海宴轮轻捷地靠上了刘公岛的铁码头。因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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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有令，早饭后各舰管带到提督署议事，所以丝竹管弦与西洋
铜号合璧的军乐铙歌以及种种礼仪都尽皆免去了。
管带们上岸，都是行色匆匆的。
海军公所衙门便是丁汝昌的提督署。它坐落在刘公岛中部，

北靠着青山，南临着大海。署前石阶宽展，第一进的大门就筑在
这高高的石阶上。提督署大门两边绘着四幅巨大的门神，均手持
一把长柄大锤，面对所有的人都永远形状威武而神情飘逸的模
样，相形之下守卫在门口的兵弁们就显得十分渺小朴拙了。
第二进是议事大堂，李鸿章居中而坐，一边是北洋海军提督

丁汝昌，一边是北洋海军总教习德国人汉纳根，汉纳根与李鸿章
的身后，还坐着一个翻译。李鸿章坐在那里将双手握成拳放在案
上，微微仰着头，两眼虚眯着似睁若闭，眼神却炯炯地从中逼出
来。他久久地不出声，他不愿一下子切入主题，他准备挥洒开
去，让众将领从他的挥洒中逐渐产生一种感受……他的目光缓缓
地扫向分坐在大堂两边众管带的脸上，像在一张张的脸上刷上了
他的意志，这大堂里的空气因了这眼神也便有些凝滞起来。

“兵，何以言能战？”他顿了顿，接着便缓缓而铿锵地说了下
去，“同治元年三月，我募两淮子弟自成一军，尸山血海前赴后
继。时粤匪猖獗，江南糜烂，上海为关税兵饷之所在，国脉维
系。粤匪屡攻，志在必得，沪上早已孤悬一隅，危在旦夕了。鸿
章蒙曾国藩恩师临危重托，率两淮子弟兵六千五百人，登英船展
轮东驶，于金陵、镇江炮火纷飞的隙缝中钻行抵达沪上，力挽危
局。时，沪上洋人、洋枪队，和那个洋枪队的华尔以及官民人等
都看不起我们，称我带的这支兵叫 ‘大胯裤子兵’。何言 ‘大胯
裤子兵’？那年冬未尽而春未来，地有冰凌，而我们两淮子弟尽
皆赤脚草鞋。乡下的裤子，裤裆肥阔直挂于裆下，所有器械行
装，唯手中一柄钢刀，背上一把雨伞而已。人之手脸脚经一冬皆
已冻得皮开肉绽了。于是群议纷纷，几多的不信任，几多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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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当面问我，这样的兵能战否？鸿章当即慨然而答曰：兵，
不在卖相，而在能战，我军方起，有朝气也。虹桥一战，我以三
千军破敌十万，后下苏州，克常州，江南归复，举国皆赞矣！”
汉纳根问翻译：“中堂大人说了些什么？”翻译说：“他在回

忆他的光辉战绩。”汉纳根点点头，又耸了耸肩，坐在那里不吱
声了。

“中堂大人，你的意思是否说，兵切忌暮气？”
李鸿章看见问话的是那个有点恃才傲物的济远快船管带方伯

谦，便略一点头。
“兵切忌暮气。我自办洋务以来，毕三十年之功，集办洋务

之精华，历尽艰辛，总算使北洋水师自成一队，驰骋于海上，座
中诸位虽多系闽粤之人，但皆少年先进，国家培育多年的人材，
我一向视为肱股，倘国家有事，举国上下，朝廷内外，就全看着
你们了，老夫亦对你们抱着殷殷之望也！”言至此，李鸿章拿出
一纸电报，让众人传阅。
刘步蟾是个圆脸的壮汉，浓眉大眼，手脚轻捷，因坐得近紧

上一步双手接了过去。李鸿章又说：“有何意见，但说无妨，可
以尽言。”
刘步蟾看罢电报站了起来。刚才方伯谦的话已说到他前头，

他这个总兵旗舰的舰长，便有些落后了。众管带尽皆当年福建马
尾海军学堂的同学，从心里是拿他这个总兵摆不平的，见着李鸿
章示意他坐，他就又稳稳地坐下来，说：“禀大人，倘果如电报
中言，日人寻衅之意，则洞然可见。日本近十年以来，一直把我
大清国视为假想敌，年年都添新船炮，现在他们船的总吨位已与
我不相上下了，且他们舰的行速炮的射速皆优于我，标下窃以
为，应极力与日避免在兵事上争锋。”说罢他看一眼李鸿章，在
那张不动声色的脸上却已窥到了深以为然的信息，便嘘出一口气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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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丁汝昌在座中说：“大人，光绪十七年 （１８９１）户部奏
请停购北洋舰船，我们从水师自成一军算起，已有七八年没新添
一船一炮，而现有战船，则已逐渐老化，速律也大为迟缓了。以
备战言，则请速添新式速射格林机炮为要事。”

“为要事？为要事。”李鸿章坐在那里，一身都不自在起来，
添船添炮，他当然知道添船添炮，似都以为他竟昏庸到如此，可
银子呢？于是说：“丁军门，老夫久历戎行，你为一武员，有话
你不必文绉绉，有屁你就直接放好了。”
丁汝昌说：“船炮不如人，你让我跟日本人打个屌！”
李鸿章脸色一正：“还没见倭人，你就先有惧色。难道我北

洋海军就处处不如人？作为驭军主帅，当知人之长，亦知己之
长，激励奋发，驭军重在育士气。”
丁汝昌这时反倒有些高兴。这个老上司的脾气他知晓，越是

他信用的人，他就越是当面教训你，毫不客气，而越在此时你顶
一顶牛，就越显出关系的不同寻常了。他说：“中堂大人，我虽
半路出家当的这海军提督，但我随你打了那么多年仗，死人堆里
从来都是杀了个晕乎乎的，从来也不知道哪是个怕字。中堂是说
我怕死？”
李鸿章果然笑了，“添船增炮，那是朝廷的事，自当会有全

盘统筹谋划。汝昌，老夫不是这个意思，老夫对你，特别要响鼓
重锤。北洋水师，国之精粹，老夫性命所在也。”
丁汝昌一下子从座中单腿跪地，说：“标下还是习惯文绉绉

地说重要的话，望中堂大人切不要当戏言以听。我汝昌虽当年不
得已被发匪裹胁，后来反正，投奔了朝廷。向蒙朝廷厚恩，更得
中堂大人知遇之恩，常思唯有以死才能图报。在下今日不作虚
言，苍天在上，我汝昌誓与舰队共存亡！”
刘步蟾一下子也跪了过去作誓言道：“步蟾虽习西学，犹重

古训，决守舰亡与亡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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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管带纷纷离座，地下跪了一片，纷纷作誓言，语言昂扬铿
锵，宛如一曲正气歌，回绕在这刘公岛海军公所的大堂上。
李鸿章从昨夜一直绷紧的心弦，总算略略松弛了一些，说：

“设若众志成城，志诚可嘉，志诚可恃了。倘不免一战，老夫心
中亦添了底气。”

“中堂大人，设若众人皆亡，北洋水师安在？”
李鸿章一下子惊呆了，直愣愣地望见座中只有致远管带邓世

昌、济远管带方伯谦坐在那里未动。他望了半天终于从嘴里迸出
一个字：“讲。”
邓世昌说：“图一死易，标下以为北洋水师当务之急是欲谋

决胜之策。”
方伯谦从座中蓦然挺立，他说： “我大清国自建海军以来，

总欲制胜于敌，若人船尽失，便是不堪设想的事。我以为邓世昌
说的决非虚言。”
刘步蟾跪在那里，将头拧过来说： “难道众人都是虚言了

吗？”
李鸿章对众人说：“归座，且听他言。”
众人归座后，方伯谦侃侃言道：“标下以为，当务之急倒不

是先作悲声，而是要筹画制敌的良策。标下妄言，我大清国建海
军的目的，在于守口。而西国的海军，则重在争夺制海权。想我
大清国万里海疆，处处是口岸，处处设防，便防不胜防。若照西
国的道理，把海上的第一道防线建立在敌国，比如日本的大坂、
长崎等军港码头去，日本人何敢声扬！”
丁汝昌说： “尽是胡说，兵船都开出去，家里呢？英吉利、

法兰西、德国的兵船用什么去防备？”
方伯谦一拱手：“丁大人，诚如所言，一个渤海湾内，英国、

法国、德国、俄国的兵船你来我往，海上相遇与我舰礼炮互答我
们见得还少么？人家是早把第一道防线建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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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只觉一种潜在的情绪在他身上蠕动起来，急急地要伸
张着。

“老实说，我们制服日本的机会已错失了。”大堂内安静下
来，方伯谦仿佛四顾无人般地说了起来， “光绪十二年 （１８８６）
秋，我北洋水师六舰访日本长崎，名为接中俄勘界大臣吴大澄，
实则向日本炫示武力。那年，我北洋海军定镇二舰新添不久，亚
洲绝无匹敌者。日本举国上下弥漫着恐定镇二舰之情绪，又因此
产生忌恨仇视心理。我水兵上岸，日本人突然堵塞街道两头，数
千日人持刀相向追砍我水兵，更有在街边楼上向我水兵泼水者、
抛砖者。事后日本人冲入熊本要塞欲向我大清国军舰开炮。琅威
理总教习亦欲炮轰长崎，并力劝汝昌大人向日宣战。天赐良机
也，是时日本羽翼未丰，我若果借些口实炮轰长崎，以那时北洋
水师倍于日本居世界第四的军力，优于日本的武器，至少消灭日
本的舰队是不成问题的。哼哼，如就此把日本打趴下，至少叫他
二十年爬不起。没了海军，又从何谈它现在欲向朝鲜派兵寻衅的
事？”
李鸿章听着，暗自长长地吐出了淤积在胸中的一口闷气，只

感到一种说不出的痛快。他这个周旋于英法德俄、现在又加上一
个东邻日本的洋务大臣，实在是被人压迫得久了，苦了，日思夜
想的不就是求得国为一国之尊严、在洋人面前也一言九鼎、扬眉
吐气么？倒也难得这个看似桀骜不驯的方伯谦，但有这一番志
气。然而他望着方伯谦，脸色却是一沉，“荒唐之至，两国开战，
事关社稷的安危，哪能如此妄议。再者，列强环视，虎视眈眈，
即使当时打了一个日本，引得英法俄美强行干预，如何了结？老
夫有言，今后若有妄言开战寻衅者，严惩不贷！”他缓了缓口气，
“方伯谦你还有何话说？”

“中堂大人，若是你这样说，标下就没有话说了。”
“你欺老夫老了么？是想哄老夫么？”李鸿章呵呵一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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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毛才干半大的一个孩子，只眼一眨，老夫也知你要放什么屁。
讲！”

“中堂，方伯谦从来也没有妄言开战、轻启事端的意思，只
是把当年那件事做个假设而已。就当今的情势，我倒要进一言，
我以为现在日本确不可小视，我北洋水师舰船之间实力过分悬
殊，钢甲舰仅六艘而已，且速律也快慢不齐，知己短者则明，标
下以为，倘有战事，动则我舰应集中应用，切切力避分散兵力；
静则归各口依傍炮台散泊为好，以旅顺、威海为例，均皆港湾，
出口狭窄，极易被人堵在里面形成瓮中捉鳖之势，那样势就危
了。”
李鸿章问：“依你言，散泊就难于调队集中了？”
“标下以为似可将我北洋水师分成两队，静时各驻旅顺、威

海两口，作猛虎在山之势，扼住渤海咽喉，窥视东洋大海。”
李鸿章紧问：“若事诚危急，当如何？”
“事诚急，可仗定镇二舰之威，护队急驶南下，入吴淞进长

江，则我水师可保万全。”
李鸿章说：“坐下。尔言虽多偏颇，亦有一定之见，老夫颇

以为然的。但偏颇出自何处，有人知道否？”他目视刘步蟾，刘
步蟾轻轻一笑而已，不答；又目视丁汝昌，丁汝昌咧嘴一笑，看
看方伯谦便向众人一挥手，“都答，都答。回对了中堂大人，便
是我北洋水师的干才，本提督今晚请客，单独请他吃酒。”
座中立时站了七八个。
汉纳根见状有些吃惊，问：“他、他们要干什么？”
翻译顾不得回答，只一劲儿说：“看，看。”
突然从近门口处有人疾步过来，一下子就跪在了李鸿章的面

前，“标下广乙鱼雷炮船管带有言禀中堂，并不是为了要吃提督
大人的酒。我北洋水师建军，实为拱卫京畿，倘遇危南下，则京
畿必然不保，此事实关国家安危的宏旨，万万不能有丝毫动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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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我林国祥出生南国，今次驾舰北上会操，虽是初到，然拳拳
报国之心直系津京。”他咕咚磕了个头，“中堂大人！是时万万不
可有南撤动摇之意，标下以为步蟾总兵的话不错，我亦决守舰亡
与亡之义！决守舰亡与亡之义！”
李鸿章说：“难得一片赤诚，请起。”
林国祥道：“中堂大人，标下的话你还未置可否，不答应我

我今天就不起来。”他抬起头看一眼李鸿章，“中堂！你虽身居高
位，我林国祥也自感人微言轻。然，我林国祥今天冒死以谏。”
突然他两手伏地，头一低向着案角，“你老人家今天倘说一个不
字，国祥就一头撞死在你面前，以遂我报国之夙愿！”
一直安坐不动的李鸿章早已站了起来：“其志可嘉，我北洋

水师原多骨鲠之士！守卫京畿，实为我水师的根本。”他让丁汝
昌将林国祥扶了起来，看林国祥已是泪流满面，不自觉发一声感
叹，“退一万步说，我李鸿章肯，皇上太后也是不肯的。”他目送
林国祥回到座位上，便坐下来说：“上次大阅，是我同山东巡抚
同来，今次虽我一人，但已深感北洋水师，攻人尚不足，而守口
则有余，半是我水师已成规模，半是因为我水师人心可恃矣。
然，倘我水师集队在海上遇敌之全军，不知尔等有何应对之策？”
刘步蟾其实已在久久地望着坐在对面的林泰曾了，他说：

“左翼总兵林大人，你是镇远巨舰的管带，一语未发，想是久已
成竹在胸了。”
林泰曾与所有管带年龄相仿，四十三四岁年纪，只是面皮

白，个头矮一些，看上去叫人觉得更年轻罢了。他发现刘步蟾在
盯着他，便如被人撒了一身乱毛，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言也不是
不言也不是，突兀间便是老大一个窘迫，他说：“说什么呢？都
是金玉良言，中堂大人担待，丁军门担待，步蟾总兵担待，各位
管带都担待，我泰曾在军中口拙，大家都知道的……”
李鸿章说：“我知道你为人素来勤奋，治军也堪称严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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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无妨，但有意见，只当向老夫说罢。”
林泰曾说：“诚有一事我日夜深虑，今天如实禀报大人。虽

是小事，可能将来也要关系大局。其一是，北洋水师章程早已制
定，一切应依章行事，军纪不能弛。”
丁汝昌心里格登了一下说：“当年章程是你我步蟾和那个琅

威理共同草定，当然深知其里，深明其意，又经中堂大人审核报
朝廷奏准的，当然要依章而行，不在话下。”
林泰曾望望丁汝昌，就又说了下去：“其、其二就是，海战

中旗舰若有不测，便会牵乱全队，事先应以预定代理旗舰为要。”
刘步蟾很是惊讶的样子：“怎么说到这一头来了？”他望望丁

汝昌，“丁大人，有这个必要么？”
李鸿章似觉得是有些道理，问丁汝昌：“你的意思如何？”
丁汝昌被问得有些懵懵懂懂的，但他不情愿当众显出窘迫，

就对众将领说：“这件事关系重大，一如朝廷的预立太子，立与
不立，立谁，众人都可参议。”
邓世昌说：“日本舰队的军力与我不相上下，海战向来凶险

莫测，依照西洋海军的惯例，若旗舰遇险，则必须有舰来代替旗
舰全盘指挥。中堂大人，此实为关系我北洋水师生死存亡的大
事。”
刘步蟾说：“那倒也不见得，中堂大人，定远旗舰乃我北洋

水师的军魂，军心士气之所在，此巍巍巨舰尚失，还有北洋水师
么？战未开而先分军心涣士气，最大的忌讳莫过于此了。再，我
朝太子都不预立，为什么？实怕涣散人心而成派系。因此，《北
洋海军章程》中早有定规，北洋水师兵船概听提督一人之令，总
兵不得与提督平行。丁提督长驻定远旗舰，提督在旗舰，旗舰万
不可易帜。”
邓世昌说：“《北洋海军章程》中又云，提督他往，则听左翼

总兵一人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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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翼总兵镇远巨舰管带林泰曾一下子急白了脸，“哪里是这
个意思！我……”
刘步蟾说：“慢。海战中他往是什么意思？临阵脱逃？”他拿

眼望着丁汝昌，“舰船漂于海上，逃也没处逃呀。那你的意思是
说，丁提督阵亡了？”
丁汝昌恨恨地一拍桌子：“本提督在，还没死呢！”
李鸿章通过翻译问总教习汉纳根：“他们的话你明白了么？”
汉纳根说：“意思都清楚了。”
李鸿章问：“以你的意见是？”
“公正地说，海军是要有顶替的旗舰，但它有一个前提，就

是在旗舰沉没了、不能再履行作为旗舰的职责时。但定镇二舰是
我们德国建造的，坚固无比，亚州第一，老实说，讲它会被击
沉，这是不可能的，我的感情也无法接受。”
邓世昌一下子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汉纳根！你假充什么内

行，你他妈什么东西，德国陆军上尉而已！”
李鸿章喝道：“放肆！”
邓世昌说：“中堂大人！”
李鸿章说：“住嘴！”
邓世昌一转脸看见了刘步蟾，单腿给他跪了下来： “步蟾，

你当真置北洋水师的凶险于不顾吗？”
刘步蟾安坐不动，反问：“世昌学兄，你真的相信定远会沉

没？”
是时，方伯谦、林泰曾、来远舰管带邱宝仁、超勇舰管带黄

建勋等八人一齐跪到了李鸿章的面前，道：“此关乎我水师存亡
之大事，请中堂三思，再行定夺。”
李鸿章的脸黑着，久久地不说话。刘步蟾站了起来，指着邓

世昌对李鸿章说：“中堂，这是干什么呀，欲陷我于不忠不义之
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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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闷沉沉地咳了一声，说：“世昌，我素念你忠义梗直，
本中堂向例宽容为怀，起来吧。”又对众人说：“都起来，预定代
理旗舰一事，暂置再议。”言罢起身，他走了。
邓世昌久久地跪在地上不起，忽纵声高叫：“此议不决，我

水师危险了！”抬起头来，刘步蟾的座位上早已空了。
三天后李鸿章回天津去了。他至少是带着一个悬而未决的问

题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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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一

同治光绪年间的政坛是一个斑驳陆离的万花筒。
同治皇帝是慈禧太后的亲生儿子，他于同治十二年初

（１８７３）亲政以后，经常深夜微服出宫冶游，得了一种作为皇帝
绝不该得的病于第三年初死了，时年十九岁。这个个性倔强又过
于玩世不恭的皇帝，在位期间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就是要重
修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英法联军付之一炬的圆明园。他的理由
也不谓不充分，修园是为了让归政后的皇爸爸有个燕息之所来颐
养天年，这是儿子向母亲尽孝的地方，本朝向以孝治天下，也正
为天下作一倡导的意思。没有说出的理由也有，同治深知母亲的
个性，他认为只有真正把母后安置妥了，他才能切实地掌握到作
为皇帝的权力。再者，那座被焚毁的园林，他没见过也听说过
的，重建后供他时常去巡游，比起一棵树也不种的宫中便正是个
再理想不过的处所。
这个修园计划的庞大，对于初安不久正励精图治的大清国简

直不堪重负，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以他的叔叔恭亲王奕讠斤为首的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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